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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1 月 22 日，萧红在香港病逝，年仅 31

岁。

丁玲得知消息后，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风雨

中忆萧红》，文中满是痛惜、怀念和懊悔：“那时候我

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

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和奔波似乎使

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

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

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

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

或许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

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

太少了……”

这篇文章，既是对二人交往的追忆，也是对一位

同行者的致敬。

丁玲与萧红的交集虽不算多，却在文坛留下了

深远的影响。

她们以各自的创作，证明了女性写作者既能

“书写小我”，也能“承载大我”；既能在时代中坚守

自我，也能与同行者彼此照亮。她们的共性，是对女

性命运与时代苦难的共同关切；她们的差异，是个

体在文学与人生道路上的自主选择。

临近“三八”妇女节，今天又是丁玲逝世 40 周

年的日子。再读丁玲与萧红，仍能感受到两位女性

作家穿越时空的力量。她们之间的交集与共鸣，也

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关于女性相互欣赏、

理解与支持的温暖佳话。

（作者系常德市丁玲纪念馆馆长）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

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是湖南的重

大使命和任务。湖南人民奋勇拼搏，

步履铿锵，一幅波澜壮阔的高质量发

展的画卷在三湘大地徐徐铺展。全省

作家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发挥

好文学记录时代、赋能发展、凝聚人

心的作用，把奋力打造“三个高地”的

战略行动具象化成可感、可触、可读

的文学篇章。

近日，杨丰美长篇报告文学《断

裂 与 延 续 —— 中 国 工 业 遗 产 寻 访

记》、余 艳 长 篇 报 告 文 学《与 鹤 一 起

飞》、肖辉跃长篇散文《海岸线呼吸》

出版，《中国作家》2026 年第 1 期刊登

了王杏芬的报告文学《匠心》，用精彩

纷 呈 的 文 学 故 事 讲 述 打 造“ 三 个 高

地”的故事，致敬时代建设者，尽显湖

湘文化“拙”“诚”精神底色，在全省上

下以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推进“三个

高地”建设的“十五五”开局之年，展

现了湖南文学的开局之为。

近年来，围绕“国之大者”“省之

大计”，湖南作家创作了《中国北斗》

《大国制造》《籍贯 711——中国核工

业第一功勋铀矿的故事》《国家战略》

《大国引擎》《决战崛起》等一批展示

先进制造业和国家科技发展的文学

作品。这些作品不做简单的记录者，

而是注重以文学赋能“三个高地”建

设。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塑造

了莫正强、杨哲民等两代产业工人群

像，“戴花要戴大红花”的朴素理想，

不仅是老一辈工人的职业敬畏和奋

斗追求，更成为新时代湖南制造业人

接续拼搏的传统。

如果说《戴花》是对湖南制造精

神的回望与传承，那么《大国制造》则

是对当下湖南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鲜

活记录。作品将笔触对准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中车株机等一

批重要企业的创新、创业精神，记录

其智能化转型、国际化发展的生动实

践，既有“湖南速度”，又展现了“湖南

实力”，既有企业的成长故事，又有创

业者、骨干员工、大国工匠的人生故

事。黄红兵是中联重科混凝土泵送机

械分公司结构件厂的一名青年焊匠，

曾在“嘉克杯”国际焊接大赛中获奖，

纪红建在报告文学《奔涌吧后浪》中

讲述了青年工匠黄红兵的奋进故事，

激励着奋勇拼搏的湖南制造人。

青年作家杨丰美的走访创作在

国务院发布《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

行动的意见》之前就已经开始。过去

的几年里，她走访了 18 个 城 市 的 旧

厂 区、老 设 备 及 工 人 生 活 区 ，《断 裂

与 延 续 —— 中 国 工 业 遗 产 寻 访 记》

为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行动注

入 了 文 学 力 量 。《匠 心》讲 述 了 中 航

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 司 的 数 控 铣 工 、中 航 工 业 首 席 技

能 专 家 、80 后 高 级 技 师 秦 世 俊 的故

事，特别是在“与 0.01 毫米的较量”中

尽 显 工 匠 精 神 。王 成 刚 的 长 篇 小 说

《重中之重》与同步改编的电视剧《麓

山之歌》形成文影联动，聚焦重工业

发展的困境与突围，刻画了新时代工

业人在智造浪潮中的坚守与创新。这

些作品串联起湖南制造业从传统到现

代、从跟跑到领跑的发展轨迹，以文学

的方式为《中国制造 2025》交出了一

份湖南答卷。

将笔墨投向科研一线，让科技创

新的硬核实力与科研工作者的坚守

担当，成为湖南文学的新主题、新亮

色。《中国北斗》《“海牛”号》记录细致

描摹北斗导航、深海装备领域的科研

团 队 攻 坚 克 难 、自 主 创 新 的 艰 辛 历

程，展现了湖南的最新科技创新成就

和科学家精神风采，分别获得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

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

奖。诗歌《天河超算》《我和雄安一起

思想》《工地颂歌》《致王亚平》、小说

集《导师》、儿童文学《我是北斗人》和

纪实文学《追梦密码·何继善》《大漠

游侠屈建军》《深山“候鸟”汪思龙》

《珊瑚卫士陈偿》等致敬核心技术攻

关的科研工作者，让湖南打造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实践，走

出实验室、走进大众视野。在作家的

笔下，科技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

冰冷的术语，而是科研工作者无数个

日夜奋战后依然坚守，是实验室里无

数次失败仍持续探索。

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

地的探索与实践在文学中留下鲜明

印记。报告文学《彩瓷帆影》、长篇小

说《海客行》、中篇小说《出埃及》等讲

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破除体制机制

障碍，以更宽视野融入全球经济循环

的故事，湖南人的开放精神、奋斗精

神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生态文明实践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

主题。生态文学作家从洞庭湖、湘江

出发，到大兴安岭、鄱阳湖，行走在中

国海岸线上，远赴西伯利亚，《大湖消

息》（获鲁迅文学奖）《大兴安岭深处》

《与鹤一起飞》《海岸线呼吸》《湘江北

去》展示了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的

生 动 实 践 ，展 现 出 湖 南 作 为 内 陆 省

份，主动融入全国、面向世界的开放

姿 态 ，成 为 湖 南 文 学 书 写 中 最 具 活

力、最富激情的篇章。

讲述打造“三个高地”的故事，不

是孤立的个体表达，而是湖南文学高

质量发展的集体呈现。近年来，中国

作协在湖南启动“ 新 时 代 山 乡 巨 变

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举办“中国文学盛典·儿童文学奖之

夜”系列活动，为湖南文学创作搭建

平台、注入活力。湖南省作协先后组

织“作 家 看 湘 南 承 接 产 业 转 移 ”“作

家环洞庭湖生态文明发展”“作家看

创新开放新邵阳”“作家看常德七十

年巨变”“作家看两型社会建设”“作

家 行 走 湘 江 源 ”“青 山 碧 水 新 湖 南 ”

等 重 大 采 风 创 作 活 动 ，作 家 们 走 进

工厂车间、科研院所、田间地头采访

创作。这些创作活 动 串 联 起 湖 南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万 千 脉 络 ，让 文 学 创 作

成 为 集 体 记 录 时 代 的 文 化 行 动 ，凝

聚 起 万 众 一 心 、奋 勇 拼 搏 的强大精

神力量。

省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实

施精品创作攀登工程、人才培育沃土

工程、传播推广融媒工程、文学奖项

与评论引导清风工程。“四大工程”将

推动更多作家紧跟时代步伐，以更鲜

活的笔触、更深刻的思考、更多元的

表达，讴歌冷静睿智的战略布局，捕

捉创新创造的发展亮点，在时代洪流

中捕捉个体微光，让文学的华章在三

湘四水间久久传扬，让文学的力量成

为加快推进“三个高地”建设的不竭

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

章。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党组书记、

主持日常工作副主席）

湘江头条 湘江观潮湘江观潮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文学要讲好
打造“三个高地”的故事

郭天保

丁玲与萧红：

文坛双生花的相聚与别离
毛雅琴

作为同时代的女性写作者，丁玲与萧红的共

性，首先体现在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上。二人都

曾经历过封建礼教的束缚与婚姻的挫折——丁玲

早年逃离家庭，反抗包办婚姻，以《莎菲女士的日

记》喊出“女性要掌控自己的情感与人生”；萧红则

从封建家庭中突围，在怀孕、被弃的困境中挣扎，以

《生死场》《呼兰河传》揭露女性在父权、夫权双重压

迫下的“无声悲剧”。

她们的作品中，从未将女性塑造成男性的附

属，而是让女性成为自身命运的叙述者：丁玲笔下

的莎菲，敢于直面自己的欲望与孤独；萧红笔下的

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虽最终走向悲剧，却以“活

着的挣扎”展现了女性的生命韧性。这种女性视角

的自觉，让她们在男性主导的文坛中，开辟出独属

于女性的书写领域。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动

荡时期。丁玲的《水》《母亲》聚焦工农阶级的反抗与

女性在革命中的成长，将女性命运与民族解放结

合；萧红的《生死场》以东北农村为背景，写农民在

日军侵略与封建压迫下的“生死轮回”，让乡土叙事

承载起家国情怀。

她们都拒绝“为艺术而艺术”，坚持文学要“为

现实发声”——丁玲曾说“文学不能脱离时代，就像

人不能脱离空气”；萧红也认为“我的笔要写我看到

的、听到的，写那些受苦的人”。这种强烈的现实关

怀，让她们的作品超越了女性文学的范畴，成为反

映时代的社会史诗。

二人的互助也令人动容。

两人在山西临汾初遇时，丁玲见萧红衣着单

薄，把皮靴和军大衣送给了她；萧红也与民族革命

大学教师联名捐款为西北战地服务团购置照相机。

并在丁玲的提议下，与塞克、聂绀弩、端木蕻良创作

了多幕话剧《突击》在西安举行公演。

她们相处融洽，接触密切，一起去七贤庄“西安

八办”见周恩来，一起唱歌，一起同住，一起痛饮，一

起聊天，在彼此的人生长河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尽管有着深刻的共鸣，丁玲与萧红在创作风格

与人生选择上，却呈现出清晰的差异。

在创作风格上，丁玲的文字带着强烈的理性与

革命激情，而萧红的文字则充满诗意的感性与乡土

温情。丁玲的创作始终与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她擅

长以现实主义手法刻画宏大的社会场景，人物形象

往往带有时代符号性，她的语言简洁有力，充满思

辨色彩，读来能让人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如同一把

“锋利的剑”。

而萧红的创作则更偏向个人化的记忆叙事。

她不刻意追求宏大主题，而是从细微的生活片段入

手，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东北乡土的人情与风物。《呼

兰河传》中祖父的后花园、街头的大泥坑、跳大神的

场景，都是带着个人记忆温度的乡土素描。她的语

言灵动而富有诗意，常以儿童视角观察世界，让苦

难的叙事中透出一丝天真与悲悯，如同一盏“温柔

的灯”。

丁玲积极参与“左联”工作，后来更是前往延

安，投身革命文艺事业。她始终认为“文学要为革命

服务”，甚至在创作方向与革命需求不符时，主动调

整自己的写作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也一

直活跃在文艺战线，为社会主义文学建设建言献策。

而萧红的一生，始终在“逃离与寻找”中度过。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她拒绝写“口号式”文学，认为

“写自己不懂的事，只会写得空洞虚假”。她在西安

与丁玲交流时说：“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该有各式

各样的小说。”并拒绝了丁玲邀其前往延安定居创

作、扎根生活的提议。

窗外北风呼啸，我翻开萧红的《呼兰河传》：

“ 严 冬 一 封 锁 了 大 地 的 时 候 ，则 大 地 满 地 裂 着

口 ……”忽然想起，88 年前，新年才过，在严寒的

山西，丁玲与萧红有一次美好的相聚。

当时丁玲已奔赴陕北，担任西北战地服务团

主任，率团来到山西临汾宣传抗战；萧红为寻求创

作与生活的新方向，应邀与萧军、聂绀弩、艾青等

人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民族革命大

学为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萧红住所举办茶会

招待丁玲。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文坛的烽火岁月里，丁玲

与萧红——这两位杰出的女性，如同两颗耀眼却

风格迥异的星辰。她们因文学结缘，因理想同行，既

有着跨越地域与经历的精神共鸣，也在创作与人

生选择中展现出鲜明的个体差异。二人的交集与

分野，恰是那个时代女性写作者群像的生动缩影。

从“久闻其名”到“山西聚首”

丁玲与萧红的相识，既源于共同的师友，也始

于“双向的慕名”。20 世纪 30 年代初，丁玲凭借《莎

菲女士的日记》声名鹊起，其笔下对女性欲望与精

神困境的直白书写，打破了传统文学的桎梏，成为

“左联”文学圈中极具影响力的女性作家。而彼时远

在东北的萧红，却因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兼遇

人不淑，在经济与情感的双重困境下经历着颠沛

流离的生活。她辗转于哈尔滨、青岛、上海等地，用

文字记录苦难、反抗命运，并以此寻求精神出路。

萧红进入丁玲的视野，起源于她们共同的导

师鲁迅，得益于冯雪峰。

1934 年 11 月 1 日，萧红与萧军带着中篇小说

《麦场》（《生死场》出版前原名）手稿流亡上海，得

到鲁迅先生的大力扶持。鲁迅不仅亲自为《生死

场》作序、纳入《奴隶丛书》出版，还将《生死场》推

荐给上海生活书店和《妇女生活》月刊，为萧红成

名起到了关键助力。

当时，《妇女生活》月刊“读书栏”用五个页码

的篇幅介绍了《生死场》，介绍说：“我是老实以为这

作品是 1935年所产生的中国最好的作品之一……

这作品的技术也是优美的。叙事写景，都因‘女性

作者的细腻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显着非凡的‘明

丽和新鲜’。但虽是女性作者，其精神的健全，胸襟

的雄迈，却并不亚于强壮的男子。”萧红被鲁迅称为

“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

二萧到上海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

因对丁玲的慕名和关心，去信向鲁迅先生问询，鲁

迅回复“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1936 年 7 月上旬，在冯雪峰的安排下，丁玲从软

禁地南京乘火车来到上海，在俭德公寓房间内读到了

冯雪峰事先为她准备的二萧等人的作品。

读完《生死场》后，丁玲对这位“从东北黑土地

里生长出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她惊叹于萧红

文字中“未经雕琢的生命力”，更认可其以女性视

角书写底层苦难的创作立场。此时的二人，虽未谋

面，却已通过文字完成了第一次“精神对话”。

1938 年 2 月 20 日，山西临汾，两位互慕的才

女就此相遇相识。在民族革命大学欢迎西北战地

服务团的会上，萧红讲了她在专制家庭“不幸身为

女子身”受虐待的故事。2 月 23 日，在丁玲的鼓动

和邀请下，萧红随团去运城、西安开展宣传工作。

据丁玲后来在《风雨中忆萧红》中回忆，初见

时萧红“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单衣，头发剪得短短的，

说话自然而真率，少于世故的样子”，而萧红对丁玲

的印象是“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

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这段交集，让

她们从“文字知己”变成了“现实中的同行者”。

双姝并立的文坛遗产

“锋利的剑”与“温柔的灯”

共同的开辟

常德市丁玲纪念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邹尚奇 摄

1938 年春丁玲与萧红（左）

夏革非（中）在西安。 资料图片


